做学问应当是最纯净的，我很怕人际关系，尽量不去参与这些东西。数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最纯净的，第一，它没有什么用，第二，它不会让你赚那麽多钱，在中 国就不一样，你去申请一个数学项目，钱还挺多的。结果也没有作出什么好成果。在中国，莫名其妙，完全由国家资助去搞一点都没有用的纯数学，通过这个去吹 牛。通过国家出钱搞数学，这恐怕是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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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
----张益唐
华 人数学家、新罕布什尔大学讲师张益唐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由于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来，有关张益唐先生的情况人们了解 不多，即使是在他发表了令他引起世界关注的成果之后，也鲜少出现在国内学术圈。2013年6月8日，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前往纽约讲学的张益唐，在法拉盛湘 水山庄与新朋老友聚会。庆祝会之后，张益唐接受了《名星》记者陈小平的专访，一同参加谈话的还有张益唐的北大好友、哲学家胡平。
(1)我这人野心太大
从各种报导看，究竟你什么时候开始孪生素数研究，好像不是很清楚。我知道你的博士论文做的是被称作代数几何领域最难攻破的雅克比猜想，你是怎样又跨入了数论领域的孪生素数研究的呢?
张 益唐：雅克比猜想这个问题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做了，我发现我的兴趣还是在数论，所以我又回到那儿。在数学研究中，我经常是同时在想好几个问题。其实，我对孪 生素数的研究早就有了很好的部分结果了，可能是我这人野心太大还是怎么样呢，要是没有做完，我就不想发表。现在，我手里还留着好几个东西呢。
外面说你这么多年没有发表什么东西，原来是你把东西都拽在手上?
张益唐：是，我手上拽了几个东西，那怕就是部分结果拿出来，其成果也会非常好。我这人就是这种个性----追求完美。用英文说，Partialresult，如果拿出来，也是很好的论文，可我就不甘心，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完全做完?完全做完之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东西了。
你的这些自认为有把握的拽在手上的东西，是你从普渡大学做雅克比猜想的时候就做出来的呢，还是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候，是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呢?例如，你1985年在《数学学报》上就发表了东西。
张 益唐：有些想法是我从北大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我读硕士是搞数论，丁石孙教授当时是北大数学系主任，他要我改行去学代数几何，他说代数几何很重要。这些故 事，网上都已经捅出来了。本来是丘成桐帮忙，当时丘成桐还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任教(1984年至1987年)，约在1984年左右，丘成桐给我推荐了圣 迭戈分校解析数论学家HaroldStark，结果被丁石孙给否了。5月13日我去哈佛介绍孪生素数研究成果时，丘成桐告诉我这里面的故事。再后来，我就 跟了代数几何方面的高手莫宗坚，他当时想找个中国学生帮他做。
你的导师对你评价很高。网上说他的论文一个结论导致你的研究走了弯路，不过，他说，他的论文没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张益唐：他认为他是对的，而且谁都相信他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证出来。他告诉我他的研究是对的，我照着他说的路子就都做出来了，但回过头来才发现，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对的。我也不认为他是错的，但他还没有拿出证据证明他是对的。
91年从普渡出来以后，我又回到我的数论上来，期间断断续续做这个，做那个，2001年还发表了一篇论文。
黎曼猜想成果拿出来会轰动
你说手上拽了几个东西，都是在你这20多年隐身期间分阶段完成的?到了哪一年时，你觉得你的阶段研究成果已经很不错了?
张益唐：这里要解释一下，不是发表出来的报导错了，如果有错，是我把人家搞错了。人家问我一共想了多少年，我说三年或四年左右。
精确点说，是不是北大校友拉你去新罕布什尔大学时，你开始进入孪生素数研究领域?
张益唐：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进入孪生素数猜想，这个时候，我还在想别的，包括黎曼猜想。
这个黎曼猜想，我手上也有一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也会很轰动，我就是这种习惯，如果没有完全结果，或者到最后，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做了，我也许会把它拿出来，但我现在是不想拿出来的。
这个孪生素数问题，实际我想了不止三年，断断续续想了很多年，就是因为看了前面三个分别来自美国、匈牙利和土耳其数学家已有的研究结果，可能这个领 域的所有专家都在想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已到了有很好成果这样的阶段了。在他们思考的基础上，能不能……谁都知道，是在关键问题跨越那根头发丝。我能做出 来，是我比他们坚持的时间长。他们也想了很久，最后实在做不下去，就放弃了。我有一种直觉，你要我去论证这种直觉我没法论证，但这种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可 以做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尝试了很多种办法，可能不是一根头发丝的距离，而是半根、1/4或1/8根头发丝的距离，可就是迈不过去。然 后，这么积累，就到了去年夏天的那个看梅花鹿的故事那个瞬间----我的好友，指挥家齐光的后院里经常有梅花鹿来做客，那天，我是想去看看有没有梅花鹿， 其实那次我没看到，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出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的关于孪生素数成果出来之后，有没有人出来质问你?指你证明不对的呢?
张益唐：没有。波兰裔的审稿人伊万列斯(Henryk Iwaniec)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他是解析数论这方面的大师。
我写论文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的论文就是写给这些专家看的，就是只有他们能看懂的，全世界能看懂的也就是不超过十个人，我的论文中还大量引用了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想，我的论文投出去给他们看，他们很容易就能看明白。
后 来的结果果然是这样。从投稿到给我答复是三个星期，实际上，我的论文中，非本质的丶细节性的差错还是有点，但大师级的人看你的东西，他可以不管这些差错， 他看你的思路，他觉得你是对的就行，那些小差错都是可以修改的。这是我们做数学的人都知道的。没有想到的是，三个星期就给我来了通知，而且说的是那么肯 定。我用中文来说他们的审稿通知是：'我们把你的论证非常仔细地丶非常彻底地看了，我们发现找出你的一个小漏洞非常困难'----这意思是'我们找不出问 题出来'。这也是这几天我在纽约听到的，审稿人伊万列斯说我的证明'水晶般地透明'。
就像我刚才在会上说的，只有三件事情让我高兴，第一是我把它做出来了，第二，它是那么快地得到承认，第三，我突破了一根头发丝般的距离。至于别的什么出名呀，我一点都不觉得高兴，反而觉得头疼。
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如此轰动
你觉得你有绝对的信心?
张益唐：我在投稿之前我就自己问自己，这个是不是对的?我的论文是在2012年写完的，然后就是修改，一步步地细细检查，那个是很累的，甚至比写出来还累。
你的投稿时间是2012年几月?
张益唐：4月份。然后5月13日就去哈佛演讲了。
为什么你第一站选择去哈佛演讲呢?
张 益唐：丘成桐把我叫过去的。我本来不想去，本来这个时间是计划中的我的学生期末考试时间，监考完了之后，我跟我的研究生助教一起改学生考试卷子。5月8日 下午或晚上的时候，审稿人的报告就出来了，我是5月9日早上看到的。看了之后，我都愣住了----没有想到评价会高到那个程度。
(注：评审 报告中写着这样的评价：'论文的主要结果是第一流的'、'在素数分布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的定理'。审稿人伊万列斯在写给丘成桐的信中说：'张益唐的文章三周 前被《数学年鉴》(Annals ofMathematics)接受，而在此之前，他在解析数论学界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他掌握解析数论最复杂课题的知识，并得以运用自如。他能够突破令许 多专家都止步不前的屏障，并非因为人们忽视了微小之处，而是由于他引入了全新而巧妙的布局并漂亮的加以执行。仅从论证的清晰的逻辑架构，你可以立即感受到 这项工作几乎无可置疑的优秀。这并不意味着这篇文章简单或者初等。恰恰相反，张的工作是解析数论的顶峰之作。他也优雅的借用其他领域的工具，比如间接用到 有限域上代数簇的黎曼猜想。张的工作将引发持久雪崩式的优化和改进，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一夜之间，张重新定位了解析数论的焦点。随后的进展需要等待 多久，令人期待。')
这有点奇怪，你不是说对自己的研究成果非常自信?
张益唐：我是知道我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如此轰动。而且，这个结果在整个数学界有轰动是正常的，现在整个社会都这样轰动，是我开始没有想到丶也没有去想过的。
(2)我的研究比陈景润的研究更有突破性
中国拿了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有人说是诺贝尔奖里面的.Zheng4.治奖，因此呢，人们也指望中国人在非.Zheng4.治类领域能有重大突破，拿一个非.Zheng4.治奖的诺贝尔级别的奖。你的研究在数学领域以外能获得这么大的知名度，可能与这个有关?
张益唐：英文媒体的报导也许是基于研究的质量，中国媒体的报导可能并不知道它的份量，它可能与扬国威、振兴中华等有关系。
你刚才提到丘成桐，我好像觉得他把中国人对数学的一点自信都打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指他对陈景润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是在天上的一个数学成果。
记得徐迟那篇报导文学中，说陈是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人。但陈的研究成果在丘成桐看来并不怎么样。他在国内接受采访时说：国内'以为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在美国没有人在乎哥德巴赫猜想，你问做数论的人。是媒体误导成功的。'
究竟中国人能拿出什么样的数学成绩呢?这个时候，你的研究成果出来了，问一个比较外行问题：如果用小学、中学和大学层次来简单对比的话，你的研究成果与陈景润的研究成果相比，究竟如何呢?
张益唐：这两个研究有点不一样。客观地讲，我的研究应该比陈景润好，但陈景润应该也是第一流的，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第一流的。
既然都是第一流的，第一流中是不是有超一流的呢?
张益唐：我的研究似乎更有突破性。陈景润是从1+3进展到1+2，我的研究是从无限变成了有限，这个跨越应该比他那个更大。
再 回头看，丘成桐先生对陈景润的研究成果评价不高，他对你的研究成果评价如何呢?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他对你的研究的评价，只是知道他邀请你去哈佛做演讲。网 络上有人因此分析说，'显然他不会说张的坏话，因为就是他邀请张去哈佛给报告(而且还要张去得越早越好)，讲他的研究结果的。丘成桐如果认为这个结果不重 要，自然不可能邀请张去哈佛做报告，更不可能催他越早给报告越好。丘成桐的行动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
张益唐：他对我的这个研究的评价高得不得了。他带我出去的时候，都提到我的这个研究成果，说比陈景润要好得多。
这些评价好像都没有报导出来?
张益唐：真正像他这类人，他反而不能在网上随便乱说话了。
这么多年来，中国数学界拿得出来的成果好像没有，但数学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丘成桐在国内掀起的论战倒不少，俄罗斯的那个数学怪人的故事也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你的研究成果出来，让数学界的故事更多了。比如说，有人说是'扫地僧横扫武林'----你知道扫地僧这个人吗?
张益唐：当然知道。金庸小说中刻画的一个长期隐而不露的、武功至高无上的人。
听 你自己说，你在北大就开始搞数学中的大问题。你的北大同学也说，在北大时，他们就练不过你，对你比较服气，他们说数学上比较厉害的就是你。但到了美国之 后，他们不少人都当了教授，里面却没有你的名字，许多人纳闷，你到底去哪里了?后来，北大来了两位校友，他们到武林中找你，然后在一次数学大会上遇到你， 是他们邀请你去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数学系吗?
张益唐：对。
明镜集团的记者在采写你的故事时提到你的系主任，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去世之前，听到你的成果很欣慰。这么多年来，这些朋友与学校把你当金子看，你出了成果，学校有什么反应没有?
张 益唐：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他们说，第一，你不用教书了，他们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因为，届时各种邀请会纷至沓来，教书也没有时间了;然后又说要给我 加工资，要给我一个头衔----Chair Professor，这是一种特别席位的教授，中文翻译是'首席教授'?不过，因为技术操作问题，还要等一阵，因为设立这种位置的教授需要很多的钱。
看来他们首先就想留住你?
张益唐：我告诉他们，我对当不当什么'首席教授'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就希望有一个安静环境来做数学。他们是想留我，但他们也有准备。
是不是这个庙有点小呀?
张益唐：这个不那么重要了。他们认为这个成就是在他们学校做出来的就行了。美国的教授流动性是很大的，大牌教授都是跑来跑去的。
估计会有更多的大学给你offer，你选择时有什么考虑吗?例如，跟你太太更近，对你的学术研究更好?有这种可能去的地方吗?
张益唐：我个人希望在东海岸，例如，波士顿，哥伦比亚，MIT等。哈佛、耶鲁、西岸的斯坦福也可以考虑。现在我决定暂时不动，在我的学校呆着。这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只希望有个地方让我静心做学问。
今后，你的研究条件会更好，你要是提要求的话，人家也会满足你。你将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他们也许会给你配一个团队。
张益唐：提要求方面，我倒不会提什么要求，让我安安静静把事情做成就行。至于团队什么的，助教呀，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不一定适合搞个什么团队，数学本身好像也不需要团队。
北大两师弟拉我一把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的起步是北大，恩师是丁石孙，潘承彪;在美国普渡大学遇到了台湾教授莫宗坚，最后又是北大80级的学弟葛力明拉你一把?
张益唐：完整的故事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人，我去新罕布什尔，是北大师弟唐朴祁介绍的。他在英特尔公司。1999年初，已经在美国Intel实验室工作了几年的唐朴祁去纽约参加IEEE年会。
我与他在英特尔公司有一项共同的专利，这个专利开始是一个网络设计的东西，后来就变成了纯数学的东西，他把这个问题带来给我，然后问我，这是一个很初级的但技巧性非常强的数学问题。
我花了一个星期给他解完了，最后英特尔公司对这项专利很满意。这个专利现在还是我们的。不过，这个专利没有给我带来一分钱----他们最后没有用，因为工业界看重的是实用价值。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我也没有什么抱怨的。我毕竟也算成功了，而且我将来还有机会做更多的东西。
我太太说我吹牛
大导演李安在成功之前，有一个很好的老婆，一直罩着他，你的呢?
张益唐：我太太她不妨碍我。
她对你搞数学研究是什么态度?支持?理解?
张益唐：她不懂我做什么研究，也说不上理解，但她对我的个性很理解。我这个人独往独来，她也不妨碍我，这一点就够了。
你的成果搞出来之后，她有什么反响?
张益唐：就是发了一条'最高指示'，要我把头发梳好。
就这样简单?还有什么别的故事吗?
张 益唐：这个事情发生后，我谁也没有告诉，跟她也没有提。刚结婚时，我跟她说，我要做什么，她说你做出来没有呀?吹牛!后来我也不吹牛了。在这个过程中，我 只是婉转地跟她说了一次。我说：'你呀，最近中文网站、媒体呀，你稍微注意一下，'我没有说是有我的消息，我只是说：'有点消息可能跟我有关。'
她平时上网吗?
张益唐：她上一些中文网。她回答我说，是不是有点喝多了，在胡说什么?我觉得她至少没有把这当回事。等她看到之后，她当然就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网上到处都是你的消息，你这出了名，出门的时候要把头发梳好。
这是她跟你说的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张益唐：嗯。
她有没有考虑到，你可能要换工作呀?你们要搬家呀?
张益唐：后来我们也谈到，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定。
喝酒喝出来一个老婆
说点更八卦的东西，你是怎么认识你太太呢?
张益唐：你认识林樵清吗?13年前，我从新罕布什尔过来 到林家玩，晚上，大家说去哪儿玩呢?他带我去长岛大颈镇一家自助餐馆吃饭，我记得当天我在法拉盛买了一大瓶五粮液。喝着喝着，来了个女服务员。林就问 我：'你觉得这个女的怎么样?'我记得我当时是喝多了，但我记得是说了她的一些好话，像'这女孩长得真漂亮'什么的，还说了些什么别的话，都记不住了。过 了几天，林问我还记得这事吗?我说我还记得这事。后来我们又在法拉盛缅街的一家餐馆吃饭，林樵清把她叫来。继续见了几次，我们就好起来了。
很有意思，喝酒喝出来一个老婆。
张益唐：对啊，我要是不喝酒的话，可能情况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中间有些波折，她跑加州去了，但后来她又打电话把我叫过去。6月22日是我们结婚10周年，我记得2003年，我去加州跟她结婚。她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现在我们很好。
(3)我若在中国，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学术突破
照相机一样的记忆能力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甚至被朋友批评?比如说你是个呆子?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撞到电线杆都不知道，人们对大数学家慢慢就有了这种印象的。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整出这种轶事。你平时有不有这种类似故事呢?
张益唐：我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情形。在美国不能碰电线杆，尤其是开车的情况下。徐迟说的是数学家中的特例，也许这种特例在数学家里多一点，不能因为有一个数学家是这样，就去想像所有数学家都这样。
一 个常规性思维是，作为大师，就可能有跟许多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把你的故事说出来给人听，人们会有兴趣听到一些这个张大师有些什么跟常人不一样的 地方，例如，梅花鹿的故事，还有，听冯胜平讲你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他说你的记忆像照相机一样，胡平说你记忆数字的能力超群，你觉得数字之间有规律。这是不 是数学家的奇特能力?
张益唐：在这些方面是可能有点不一样。
你从来不用电话号码簿?
张益唐：是呀。我手机上的电话薄功能我都不会用，从来没有用过。
这种记忆力是天生的吗?
张益唐：应该是。在记忆某些方面能力特别强，在别的方面的记忆可能就不行。
你太太的生日，你家里亲人的生日，你都能记住没有问题?
张益唐：这当然都不是问题。
我有野心做黎曼猜想
你下一步会盘算做什么研究呢?这也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接下来你还会接着做博士论文阶段搞的雅各比猜想吗?
张益唐：我还真有意思做黎曼猜想，我有这个野心。雅各比猜想比黎曼猜想还是差些，没有那麽重要。黎曼猜想在数学界是公认的，不管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孪生素数都没法跟它相比，它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问题。
会不会在你攻下孪生素数字后,会有不少专业刊物找你要更多东西,这样,你以后的成果会越来越多呢?
张益唐：数学杂志是不会找你要东西的。数学这个领域太难出东西了。比如说，某个杂志会约你写一篇你明年证明黎曼假设的论文?也许这个问题要100年才能解决呢。科普杂志找你，例如，美国数学会找我，介绍我的研究成果，那是另外一回事。
听你上面说，你目前手上有些部分研究成果，你会不断扔出一些吗?以你追求完美主义的方法，好像不那麽容易吧?
张益唐：我要看情况。由我自己掌握。我不会轻易拿出来的。但我手上确实是有些东西的。我要整理一下自己这些研究成果。这里面有些东西是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自己证明的一些公式,有几个新的公式，是我自己证出来的,现在还不知道它们如何用，我要将它们重新整理和回顾一下。
这些东西每样拿出来，虽然不如孪生素数研究影响这么大，但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力?
张益唐：是这样的。这个我并不着急，而且，现在我更不着急了。
若在中国现在无法取得如此数学突破
你的数学研究成果，如果不出国，你觉得能搞出来吗?你说，数学是一个可以个人琢磨的活，如果在中国，让你在一个大学呆着呢?
张益唐：绝对不可能。
世俗压力太大了，你躲不开的，你要不出论文，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可以沉住气，我不要这些东西，但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不答应，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欣赏美国的地方是你在一个快餐店打工，在一个超级市场收钱，没有人看不起你。
你是说普林斯顿能养纳什，新罕布什尔能如此养你，这个环境中国不具备?
张益唐：纳什有许多人也不理解，他是太聪明了。天才与疯子就差一步，我不会有他那麽疯的。
除了世俗的压力，如论文、博导、金钱这些导致中国无法出大学问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张 益唐：中国人好面子，放不下。比如他原来是搞这个专业的，他的同事超越了他，他又不愿意去学，然后去声称自己的东西是最了不起的，去排斥别人的研究。而 且，还不许自己的学生去搞别的研究。做学问应当是最纯净的，我很怕人际关系，尽量不去参与这些东西。数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最纯净的，第一，它没有什么 用，第二，它不会让你赚那麽多钱，在中国就不一样，你去申请一个数学项目，钱还挺多的。结果也没有作出什么好成果。在中国，莫名其妙，完全由国家资助去搞 一点都没有用的纯数学，通过这个去吹牛。通过国家出钱搞数学，这恐怕是世界第一。
你觉得中国政府是什么心态，在这方面花那麽多钱?
张 益唐：他们着急。希望中国的科学，软实力能上去，就像体育金牌一样，这样来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并不差。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东西也是互相骗，他们可能被 下面给蒙了。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例如，下面来吹，说我这个东西怎么怎么重要，我需要2亿人民币。副总理这样级别的高官心里也不清楚，就信了。
我 的一个感觉是，在美国，中国学生的数学在小学中学都很好，美国学生都不是对手，最后能出成果则很少。这个问题败在什么地方呢?也许你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像 我的孩子，数学顺便学学么就比一般的人好，在美国不少大学，搞数学的中国人也不少，可是最后在国际上能拿得出的成果，中国人好像就少了。
张益唐：确实，数学研究中最好的，中国人还是太少。我在想，这有没有可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最上面这个层次，我们还是竞争不过白种人。就像篮球赛一样：白人也有些优秀运动员，但最好的还是黑人。这可能有点关系，但这不是绝对的。
我好像够邵逸夫这个奖
用你的眼光看，在美国大学里，数学比较牛的是那些人呢?
张益唐：丘成桐肯定是没话说。其他的，我真不觉得他们好到哪里去。
会不会从你的身上，人们想到中国的数学还是有希望?
张益唐：也许我能作为一个榜样。我愿意你学我，但我不强迫你来学我。在现在这样的社会，按照世俗角度，我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我不在乎一般人的看法，例如，评职称呀，按美国梦的标准，房子呀，车子呀，钱呀，享受生活角度来讲，我是个不成功的人。
在数学领域，菲尔茨奖是授予40岁以前的，你过了这个年龄。这个领域相应的一个奖是什么呢?
张益唐：这我能透露一点，但我现在不能肯定，我是听说：香港的邵逸夫奖。其金额跟诺贝尔奖差不多，他们在酝酿这个，我看到这个消息。这个可能也是丘成桐在里面起作用。想给我这个奖，我好像也够这个奖。
我不需要这些头衔
在你的考虑中，有没有那天真的回国去讲讲你的研究成果，这个还是可能的?
张益唐：我可以短期内回国，但我不会长期回国的。我根本没有答应接受任何他们给我设计的头衔。例如，科学院的华罗庚数学教授，这是数学界最高的，给我这些头衔不会让我高兴，我不需要这个奖席教授。
他们让你回去，可能在很大意义上，是要你去增色?
张益唐：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一些人以为可以拿我去找国务院要钱，而且能要到很多钱。
你知道饶毅的例子?他在中国可是被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决定再不去申请那些什么头衔了。这个人的例子对你是前车吗?
张益唐：这些例子我听起来害怕。我怕把自己的数学生涯给毁了。那些头衔对我来说是头疼的事情。我希望能继续做学术。整天被人捧，你根本静不下心来的。在美国我已经看到了这些威胁了，回中国还了得?
你与丘成桐彼此欣赏，他知道中国是一潭污泥，他为什么要一脚踩进去呢?
张 益唐：他比我大一点，没有大多少，老一辈的华人，有一个民族情结，希望显示华人在数学领域不比白人差，我跟他接触一次就能感觉到。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学 术活动家，有广东男人的气质，不是那种软弱可欺的人，于是就陷入了跟北大去斗的境地了。一斗起来之后，他就绝对不让步。有些东西他也说得过头了，例如，那 个什么庞加莱猜想是两个中国人做出来，结果，在国际数学界出了事。我这次的东西出来后，他又觉得我们中国人了得。
你成功之后，有没有去音乐厅好好听一场勃拉姆斯?也许听听你又有灵感了?
张益唐：还没有呢。也许去林肯中心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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